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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坏电瓶车 十岁娃喝农药
抢救及时仍没脱离危险，家境贫寒村民捐款两千多
文/片 本报记者 曹剑

28 日上午，在东平县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68 岁
的陈兆海焦虑地搓着双手，
忍不住唉声叹气：“这孩子！
这孩子！”只有十岁的孙子
童童（化名）喝下农药，让他
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陈兆海告诉记者，24 日
上午，他和老伴赶集卖菜，
把电瓶三轮车放在院内，忘
拔钥匙。他回家才知道，12

点多孙子骑着电瓶车撞到
树上，把车撞坏了。“总共骑

了不到一公里，小孩婶子
说，当时问孩子有没有受
伤，小孩说没有，还挽起裤
腿让他婶子看。”陈兆海听
说孙子没受伤就没放在心
上。但下午 1 点多钟，他却
得知孩子想不开喝了农药。

“孩子回家跟他妈说，他把
电瓶车撞坏了，他爸还不打
死他啊。孩子才 10 岁，以为
把电瓶车撞坏犯了天大的
事，能不害怕吗？”陈兆海忍
不住叹了口气，“孩子他爸

爸把孩子打怕了”。更令他
难过的是，妈妈安红燕残
疾，没有办法阻止儿子，只
能眼睁睁看着儿子喝下农
药。

童童的叔叔陈月光拿
着一张从农药瓶上撕下的
标签，记者看到，该农药为

“硫丹”，并标有“有效成分
含量 350 克/升，剂型：乳油”
等文字。他告诉记者，这种
农药在当地常用来给棉花
打药，防治棉铃虫。

邻居刘海梅最早发现
童童喝农药。她告诉记者，
2 4 日下午 1 点多，她听见
安红燕一直在哭，就走到后
面看。“他妈说话不清楚，只
是一直比划着说‘喝药’、

‘救救’等，表情很焦急。”她
问童童是不是喝药了，童童
说喝了，喝了一大口。刘海
梅赶紧叫人帮忙，并拨打
120 。

不一会，童童的邻居
亲人都跑来，但大家都手
足无措。童童的二爷爷告

诉记者，刚见到童童时，他
神智还很清醒，站在那儿
跟大家说话。“我问是不是
真喝药了，童童说真喝了。
我看见那个瓶子内的农药
下去一大截，看样子一大
口喝了不少。”童童的二爷
爷说。

陈兆海告诉记者，当
时大家都不知道该干啥，
问小孩啥感觉，童童说想
吐，大家才意识到让他把
农药吐出来，但是吐了几
次都没成功。“当时正是中

午吃饭的点，孩子胃里没
东西，肯定喝下药就吸收
了。”

随后，救护车赶到，童
童自己刚走上车就开始抽
搐，嘴唇发青，随即被送往
医院。28 日下午，东平县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彭
光会告诉记者，经过治疗，
现在童童的意识稍微清醒，
知道喝水吃饭，但还有生命
危险，需要继续观察一段时
间，当天下午还需要做一次
喉部检查。

28 日下午 2 点，记者来到距离医院
30 多里的童童家中，在彭集镇小高庄村
最北头的三间平房里，安红燕冒雨站在
门口一直向外眺望着。院子是用玉米杆
围成的，在天井最中间，几块砖垒成一个
简单的炉子，旁边散着些黑色的烟灰。被
撞坏的电瓶车还放在屋里，虽然后视镜
和前面的照明灯坏了，但受损并不严重。
三间屋子除了一间能见光，其余两间漆
黑。

安红燕看见有人进来，“咿咿呀呀”地
招呼着。由于智力不好，她到医院也起不
了作用，只能坐在家里干着急。记者问孩
子的爸爸陈月文干什么去了时，安红燕结
结巴巴地说：“借……借钱。”当听到儿子
现在不要紧时，她突然笑起来。“没事……

好，好”，安红燕断断续续地说。
陈兆海告诉记者，陈月文智力不如正

常人，是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平时在外
打工，腰间盘突出干不了重活，挣钱不多
勉强能保住自己吃饭。安红燕身体残疾，
生活难以自理，平时全靠他送饭送菜。而
由于家庭条件有限，今年 9 月童童就辍学
在家，只上到四年级。

“已经交给医院 7000 多块钱，还欠
6000 多，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下一步治
疗的钱还没着落。”陈兆海无奈地说。

28 日早晨，小高庄村村民自发捐款
2000 多元，交到陈兆海手上。陈兆海说，村
子里连独居的老人算上，总共才 110 多
户，大家能凑这么多钱也很不容易，他特
别感激大家。

撞坏电瓶车怕挨打，十岁娃轻生喝农药

想吐也没吐出来，刚上救护车就抽搐
借来七千多医药费，村民捐款两千多

东平县彭集镇小高庄村一名 10 岁男孩骑着爷爷的电瓶车出去玩，不小心

撞坏电瓶车，担心挨父亲打喝下农药。幸好邻居及时发现并送到医院。现在，他

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家境贫寒，无助的妈妈安红燕在屋檐下眺望，盼着孩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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